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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目录探论

□张彧∗

　　摘要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共编有七部馆藏古籍目录.从内容性质上分,«大学

堂书目»«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属于综合目录,«国立北

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属于专科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

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属于善本目录.这些馆藏古籍目录为我们了解北京大学图

书馆古籍收藏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可以为当下的古籍编目及版本鉴定工作提供参考,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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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随着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创

建,书本式馆藏目录开始编辑印行.清末民国时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古籍目录七种,就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

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１９０４年,京
师大学堂藏书楼改称京师大学堂图书馆.１９１２年５
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京师大学堂图书馆

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部,１９３０年又改称北京大学图书

馆.为了方便表述,本文统一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业界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所编馆藏古籍书目有

所关注,比如吴晞先生«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中

的«新型的官学藏书———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一章,
对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各项工作有过很详细的研究,
对«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有过简单介绍[１].
近年来,姚伯岳先生«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

藏书楼的源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记略»
等文章已对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建时间、地址、各
项规章制度、历任负责人的事迹及相关贡献等有详

细的考论[２－３].姚文讨论范围为京师大学堂时期,
因此对民国时期编纂的馆藏古籍目录未有涉及.有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国时

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做较为全面的考

察,以弥补有关研究的未尽之处.
古籍编目工作一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重

心,１９０２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
五章«设官»第七节云:“设藏书楼、博物院提调各一

员,以经理书籍、仪器、标本、模型等件[４](１６６).”１９０７
年«京师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云:“经理官掌理馆

中书籍事务,图书馆供事人掌书籍出入,登记簿录,
整理各书籍图报,检查收发书籍,及各项笔墨等事,
均承总理官之命[５].”可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提

调官及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经理官主管古籍编目工

作,具体的编目工作由供事人完成.北京大学图书

部时期,古籍编目工作由编目课负责[６];北京大学图

书馆时期,则由中文编目股负责[７](５).
北京大学图书部从１９１８年起,对新进图书采用

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而略加变通的图书分类

法分类典藏,并开始编制分类目录、著者目录、书名

目录三套卡片目录,至１９２０年分类目录已经编成.
但其中文旧书仍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未改

编[８].１９３５年«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云:“书
本目录所以辅助排片目录,最便观览.本馆前后编

印目录七种,可供索检.列举如左:«国立北京大学

图书馆所藏政府出版品目录»(民国十五年)、«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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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民国十九年)、«国立北

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民国二十一年)、«国立北

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民国二十二年)、«国立北京

大学 图 书 馆 丛 书 目 录 »(印 刷 中 )、National
UniversityofPekingLibraryQuarterlyBooklist
(自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每三月出版一次)、«国立北

京大学周刊图书馆副刊»(自民国二十三年起每星期

六出版)[７](１６).”这七部目录中,有四部是古籍目录.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七部古籍目录,既
有综合目录,也有专科目录、善本目录,现缕述如下.

１　综合目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综合目录包括

«大学堂书目»«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国立

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共三部.

１．１　«大学堂书目»
该书目刊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是京师

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目录,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

最早的馆藏古籍书目,２０１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

籍编目人员进行古籍未编书的编目时发现.关于该

书目的基本情况,姚伯岳先生«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

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一文中已经有很详细的介

绍,这里仅简要叙述.该书目分为经部、史部、子部、
集部、丛书部、西学部共６部,每一部下不再分类,每
书仅著录书名、部数、册数,是一部简明目录.据姚

伯岳先生统计,该书目共著录古籍约４４９６４册[２].
这部目录的特色是设立“西学”部,比如西学部首页

即著录:“«大英国志»五部,每部四本;«泰西新史揽

要»三十部,每部八本;«日本国志»二部,每十本;«万
国史记»四部,每八册;«日本史略»四部,每一册;«法
国志略»二部,每十册;«日本史记»一部,计一百册;
«地理志略»十部,每一册[９].”这些西学书大多是石

印本、铅印本,且多为译著,如«泰西新史揽要»是晚

清时期一部重要的西学译著,«万国史记»是日本冈

本监辅用汉文编译的一部关于当时亚欧各国制度的

著作.«大学堂章程»所规定的１０门共同必修课中,
属于西学者有“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

学”“初级地理学”[４](１５１),约占一半,这些西学书籍的

著录正是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方

针的直接体现.«大学堂书目»西学部著录的图书与

大学堂所开设课程密切相关,很有可能就是筹备京

师大学堂时购入的西学课程教学参考书.

１．２　«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
该书 目 为 油 印 本,线 装,编 成 于 宣 统 二 年

(１９１０),其著录包括截至宣统二年初所购古籍、译文

书、东方文书和大学堂讲义,供教习和学生借书时参

考使用,是当时的馆藏目录.«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

书草目»例言称“本堂图书馆篇籍浩繁,用付剞劂尚

须时日,兹编藉供本堂管教各员及学生等借书检阅

之用,并非定本,故名曰‘图书草目’”[１０](１),“现在须

用书目甚急,所有分别部居,诸从草创,未经详校,不
免舛误”[１０](２).可见,它是一部仓促编目以应急需的

目录.其例言末有题记“庚戌三月三日图书馆经理

官王诵熙识”[１０](２).王诵熙于１９０６年担任京师大学

堂图书馆经理官,这部草目是他在经理官任上第五

年时所编.
该书目除东文译书及各种舆图外,分为经、史、

子、集、丛书五部,五部各为起讫,每一部下亦不再分

类,按«千字文»顺序排架编号.其著录项目有书名、
部数、函数、本数,无作者名称,个别书下有卷数;如
果有一部,则录作“一部,×本”,或者“×函,×本”.
偶尔有在书名前著录版本,比如“明刻«史记»,三十

本”“明刻«史记»,十二本”[１１](３８),有时在本数下注明

何时所购,比如“五洲同文局«二十四史»,七百一十

本”下小字注“宣统元年购”[１１](４６),紧接着又著录一

部副本,其下注“宣统二年补购”[１１](４７).据笔者统

计,该书目著录的各部古籍数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部 ９１１ １１９３９

史部 １８１７ ３８５９１

子部 ８１８ ８３５５

集部 １７１４ １７３３３

丛部 １６７ １６９３７

总计 ５４２７ ９３１５５

因为这只是一部草目,其本身可能存在误记、漏
记之处,而且有很多古籍只著录函数而未著录册数,
比如“«五礼通考»,十函”[１１](３６),这些笔者仅计入部

数而无法统计册数.此外,由于该书目为油印本,有
些记录册数的文字漶漫模糊,也未能计入.因为这

两个原因无法统计册数的古籍有２０８部.但通过该

书目我们可以知道,截至１９０９年,京师大学堂图书

馆所藏古籍至少有９３１５５册.与«大学堂书目»相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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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著录至少多了４８０００余册.由于“庚子事变”
中大学堂藏书楼藏书大部被毁,所以该书目反映的

基本是１９０２年藏书楼重建后所收藏书的情况.

１．３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编成于民国十

九年(１９３０),它将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部普通书库按

四部插架陈列的普通古籍分格编录.当时北京大学

图书馆正为其所藏地方志、善本书单独编制分类目

录,并拟订先由«北大图书部月刊»分期刊登,与此同

时还计划将该草目所著录古籍再详为分类后,同样

由«北大图书部月刊»陆续发布,待以上全部工作完

成后,再将上述所有书目一并厘定成正式、完整的馆

藏书目[１２].
该草目分为经部、史部、诸子部、集部四部,而将

类书类单独分类,放在集部之后.每一部又分为若

干类,类书类只收事类,也不完整.每一种书按照插

架顺序排列,著录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插
架格号,类书类尚无格号.它也是一部简明目录,与
之前的草目不同的是,它对每一种书都著录版本,比
如“«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

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清同治九年崇文书局重刊

明震泽王氏本,二十四册,十、一”[１３](５０).可见其版

本是清崇文书局重刻明嘉靖震泽王氏刻三家注本

«史记»,因此该书目是一部版本目录.而且,该书目

注重区分原刻本、翻刻本,原刻本如“«易确»二十卷

«自序»一 卷,清 许 桂 林 撰,清 道 光 十 七 年 原 刊

本”[１３](６),“«国朝诗别裁集»三十二卷补遗四卷,清
沈德潜选,清乾隆二十四年第一次刊本”[１３](１８６);翻
刻本如“«书经述»六卷,清许祖京撰,清同治十三年

重刊陵华堂本”[１３](６)“«郘亭诗抄»六卷,清莫友芝

撰,清同治五年江宁三山客舍修补本”[１３](３０６),较«大
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的质量更高.笔者对该

书目所著录古籍的数量做了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部 ３３９ ５２５２

史部 ３８０ ８４９２

诸子部 ７６８ ３２９６

集部 １１０１ ８５１０

类书类 ３３ ６５６

总计 ２６２１ ２６２０６

该书目虽名曰“草目”,只著录普通古籍,但每一

部均著录册数,与«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相
比更加细致,但由于该书目仅著录馆藏部分古籍,所
以无论部数和册数都少了许多.通过对比还发现,
该书目著录的古籍在«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
中几乎都有著录,反映出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

入藏的普通古籍并不多.

２　专科目录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只编有一部馆藏专

科目录,即«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该书目

的编者是张允亮,１９３３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
铅印本.张允亮(１８８９—１９５２),字庾楼,河北丰润

人,先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

馆,也是一名藏书家,博闻强识,精于鉴别,还编有

«故宫善本书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等目录.１９３３
年编撰此目时,张允亮尚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笔者推测该书目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请其编成.其

体例按省划分,著录方志书名、卷数、纂修朝代、纂
人、版本、册数,比如“«泰安府志»,三十卷,首一卷.
清乾隆二十五年颜希深修,成城纂.原刻本,二十

册”[１４](２０),如果有多部,还在版本后注明,比如«江山

县志»“原刻本(两部),十二、八册”[１４](５).附录有二:
一为乡土志,著录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各１种;二
为乡镇志,著录江苏４种,浙江２种.书末附有地名

通检,按照地名笔画排列.据笔者统计,该书目共收

方志６２１部,８１４９册,基本反映了京师大学堂建立

到１９３３年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地方志的情况.

３　善本目录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除了编有综合目录、
专科目录外,还编有善本目录,主要有三部善本目

录.下面,笔者按照其成书的先后顺序综论如下.

３．１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
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上的第一部善本书目,

由黄文弼编著,北京大学出版部１９２２年出版,铅印

本.黄文弼(１８９３—１９６６),考古学家,１９１８年从北

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

１９２２年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部编目工作.该书目即

黄氏在图书部整理贵重书库时编成,编目时由各书

库搬来的书籍杂陈一室,黄氏随理随编,只用了三个

月就竣事[１５].黄氏熟悉古籍版本目录之学,曾发表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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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拟编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书»«对于改革中国图书

部类之意见»等文章,可见他的编目工作具有扎实的

目录学理论基础.该书目分为八类,分别是经类、小
学类、史类、地理类、子类、类书、集类、抄本,实际上

是经类、史类、子类、集类、抄本五大类,只不过将传

统的四部分类法经部的小学类、史部的地理类、子部

的类书类单独列为一类,将抄本单独分为一类,是其

独创.该书目为表格式,每一列分为书名、卷数、撰
人、版本、号数,版本栏除著录版本类型外,还间记其

递藏源流、是否初印、藏书印、有无批校等,是一部有

简明提要的善本目录.笔者对该书目所著录古籍的

数量做了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类 １０９ １１３８

小学类 ２５ １５３

史类 ８２ １６４６

地理类 ２４ ３４９

子类 ５３ ４０８

类书 １２ ２４７

集类 １７ ４６１

抄本 ５２ ５１３

总计 ３７４ ４９１５

可见,该书目共著录善本３７４部,４９１５册.多

著录明刊本、清初刊本,以及稿本、旧抄本、活字本,
还有域外刊本.由于其编纂仓促,而且“南归又未加

审校即以付印”,故“错误罣漏洞时见”[１５].尽管如

此,我们依然可以由此了解到从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

藏书楼建立到１９２２年北京大学图书部这段时期内

所积累的善本数量,大致上接近５０００册.而且通过

该书目所著录的旧藏源流可以看出,到１９２２年,巴
陵方氏碧琳琅馆所捐古籍仍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善本古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３．２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是北京大学图

书馆史上的第二部善本目录.该书目编订于１９３３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铅印本,共５册.该书

目未题编者姓名,但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
有云:“比起民国二十一年张庾楼先生为本馆所录的

善本书,差不多已经多出一倍了[１６].”白化文先生也

曾回忆道:“北大图书馆并非没有一部善本书目,

１９３０年前后,张允亮先生就编过一本,书名是«国立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只是反映李氏、马氏书

未入藏前的情况[１７].”据此,该书目的编者应为张允

亮,其编成的时间是１９３３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该书目第一册书衣钤有

“北平国会街北大第五院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蓝
印,其收录善本范围下限至明刻本,而附以校本、稿
本、抄本及罕见的禁书[１８].按照«中国古籍善本总

目»著录的标准,清代乾隆及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
抄本都算善本,可见该书目划分善本的标准远较当

今严格.该书目采取四部分类法,然其例言云:“馆
藏丛书目及方志目编校已竣,当继续付印以饷阅

者”[１８],故该书目不收地方志、丛书.
该书目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版本

项区分先印、后印.如“«六书统»十二卷,元杨桓撰,
元至大元年刻明印本”[１９](９),可知该书为后印本;又
如“«嘉定四先生集»,清康熙间陆廷灿修补明崇祯二

年谢氏原刊本”[１９](５４),可知该书为清代修补版的后

印本而非明印本.笔者将该书目所著录古籍的数量

做了统计,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数量统计

部类 部数 册数

经部 １３６ １３３１

史部 １９６ ３３９８

子部 １７８ ２３９８

集部 ２２７ ３１７８

总计 ７３７ １０３０５

统计发现,该书目共著录古籍 ７３７ 部,１０３０５
册,基本上反映了１９３３年以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

本古籍的规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书目第一册书

衣内面有“比较民十一黄文弼编«北大图书馆贵重书

目»所载少了很多/续记”钢笔题记,不知何人所书,
可能是题记者所见黄目著录的古籍很多不见于该

目,进而怀疑这些古籍有所散佚.

３．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上 的 第 三 部 善 本 书 目 是

１９４８年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由北京大

学图书馆编印,铅印本.该书目所著录的善本古籍,
以在１９４８年北京大学５０周年纪念会上所展为限,
因此并不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全部善本古

籍.这次展览的善本古籍,全部是由当时的专家学

者选取,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购入的李盛铎木犀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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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由赵万里先生挑选;李氏藏书中的和刻本古籍,
由宿白先生选取;其余的馆藏善本,都由王重民先生

选取.“虽然他们选择的标准不能讲若画一,但都极

严谨”[１６].最后所附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展览目

录,毛准认为“非特给予研究«水经注»的学者以最重

要的南针,并且告诉普通读书人以怎样收集材料和

用材料的方法”[１６].据落款“胡适,三十七、十二、
八”可知,其解题为胡适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８日亲自撰

写,为研究«水经注»版本的学者提供了治学门径.
该书目的分类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

本、抄本、小说戏曲、朝鲜刻本、日本刻本、«水经注»
版本展览目录九大类.除«水经注»版本下又分为宋

刻、明抄宋本、明刻本等九类外,各大类下不再分小

类,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详细著录每一部

善本的书名、卷数、版本、册数,然后是解题,比如:
礼记正义　存一卷　宋绍兴间两浙东路茶

盐司刻元补修本　一册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此本俗称越州本,
又称八行本,合疏于注,自此本始.有元人“君

子堂”“风流八咏之家勖谊颜忠书记”“吴兴沈氏

以万书世家作文□”三印,及明晋府“敬德堂藏

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二印.蝶装.内阁大

库书.[２０](１)

这条解题详记«礼记正义»的作者、钤印、装帧形

制、递藏源流等,虽然未记其行款、版式,却简明扼

要,且重点指出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是宋代经、
注、疏合刻本之始,可以为治经学文献学者提供指

导.其解题有时还记古籍版本的避讳字,比如南宋

建阳坊刻本«周礼»,云其“宋讳避至‘慎’字,简有不

避者”[２０](１),为研究者进一步判定其刊刻的具体年

代提供了线索.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目著录了日本

刻本、朝鲜刻本的汉籍,这些古籍多是中国古籍的翻

刻本、覆刻本、抄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
原刻本稀见,比如宋人总集«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

全文粹»,该书目著录有明正嘉间朝鲜铜活字印本,
其解题云:“是书自宋绍熙后,从未覆刻,故传本绝

稀,此朝鲜本,亦未见中外著录[２０](１３５).”该书的中国

刻本仅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一部,其余皆为

抄本,无疑朝鲜印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第二,有
些原刻本已经亡佚,比如日本元和七年(１６２１)铜活

字印本«新雕皇宋事宝类苑»,此书据宋绍兴麻沙本

重刻,为“中土久佚”[２０](１４１).该书目能够著录汉籍

的日本刻本、朝鲜刻本,将其视为善本,可以说眼光

独特,别具一格.笔者也将该书目所著录古籍的数

量做了统计,如表５所示.
表５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著录数量统计

版本 部数 册数

宋刻本 ３３ ３１６

元刻本 ２６ １５２

明刻本 １９７ ２００８

清刻本 １１ ６９

抄本 ９１ ６１４

小说戏曲 ８２ ５８２

朝鲜刻本 １０ １５

日本刻本 ４７ ４０６

«水经注»版本 ４０ 未详

总计 ５３７ 约４１６２

经统计,该书目共著录古籍５３７部,总册数在

４１６２册以上(其中４０部«水经注»册数未详).这是

一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史上少见的有解题的古籍善本

目录,作为北京大学５０周年纪念会展览书目,其古

籍的择取及提要的撰写皆由当时著名学者所为,因
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４　分析和评价

从分类方法上看,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

馆所编馆藏古籍目录基本都是沿用«四库全书总目»
的分类体系而略有变通.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

善本书目»例言云:“一,此目虽依四库分类而于其部

次之未安者则不强从,又四库大类之中更分子目,兹
编以卷帙无多,不复细注,致涉琐碎[１８].”该目基本

上沿用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二级分类而有所调整,
经部将“五经总义类”改为“群经总义类”[１９](７),又将

其置于四书类之后,无«孝经»类;史部将诏令奏议类

分为诏令类、奏议类两类,无职官类;子部道家类后

有附录,只著录清乾隆五十二年抄本«归真要道»,后
加括号备注“道教”[１９](２１);集部无«楚辞»类.又如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经部将«四库全书

总目»四 书 类 与 五 经 总 义 类 合 并 为 群 经 总 义

类[１３](２２),后又增加石经类、纬学类[１３](３１)、经学丛刻

类[１３](３２)三类;史部将«四库全书总目»职官类降为职

官之属[１３](８７),与政书类合并为经政类;子部增加古

子类[１３](１０１)、子抄类[１３](１７２),且佛教类收录大量翻译

的佛教经典[１３](１１４—１４４),而«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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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主要是中国佛徒所撰有关中国佛教史传及佛典

目录类著作.
从编撰体制上看,除«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

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有提要外,其余古

籍目录均无提要,为简明目录.如«国立北京大学图

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
«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著录书名、部册数、函
数,而«大学堂书目»仅著录书名、部册数,是七部古

籍目录中最简明者.
从内容性质上看,这些古籍目录多为版本目录,

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国立北京大学图

书馆贵重书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北
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四部.这四部版本目录对版

本的著录,多能做到准确、精细,比如«国立北京大学

图书部藏书草目»著录版本区分原刻、翻刻,«国立北

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版本区分先印、后印.
因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清末民国时期久受战乱

的影响,有些书目在编著时比较仓促,存在一些疏误

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有些书目的类目命名不够准确,比如«国立北京

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在礼类下增“乐律天算”之属,
与三礼各属并列,却只著录«乐律全书»«陈氏乐书»
«礼乐书»«皇明乐律书»«乐典»«律吕正声»«乐经内

篇»七部乐类古籍[２１](８),而未收录天文算法类古籍.
有些书目的分类标准不统一,比如«国立北京大

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子部单独划有“古子”一类,只收

录成书于先秦秦汉时期儒家、道家、兵家、术数四类

的著作及其后世注本,如«老子道德经解»«庄子集

解»等道家类古籍,«孙子十家注»等兵家类古籍,«荀
子集解»«孔子家语»«白虎通疏证»等儒家类古籍、«太
玄经»«太玄别训»等术数类古籍[１３](１０１—１０２),此后却又

著录宋代以来的儒家类、明清以来的兵家类、汉代以

来的术数类古籍,既按照学术派别划分,又按照时间

划分,标准不一.
有些书目的著录项存在遗漏之处,比如«大学堂

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遗漏了某些古籍的册数,又比

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藏书草目»在“儒家”类古籍

后收录佛教古籍,却无相应的类名[１３](８９),或遗漏“佛
教”二字,因为此类后著录有“道教”类[１３](１５５).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的七部古籍

目录虽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总体上看,依然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这些目录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国时期北京

大学图书馆各个时期的古籍收藏状况提供了宝贵资

料.虽然有些目录在当时为应急需编撰得比较匆

忙,有的只著录了部分藏书,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北

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规模.
其次,部分目录还著录了古籍的递藏源流,有助

于我们了解这些古籍旧藏何处,或者从何处入藏北

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的
版本项就多著录递藏源流,比如«周易说易»著录:
“明嘉 靖 己 亥 年 刊 本,旧 藏 三 山 陈 氏,又 巴 陵 方

氏”[２１](３);«焦氏笔乘»著录:“明刊本,旧藏北平黄氏

万卷楼”[２１](２７);«石室私抄»著录:“明刊本,旧藏日本

佐伯文库”[２１](２８),等等.
最后,这些目录可以为当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

古籍版本鉴定及编目工作提供借鉴.比如,“北京大

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著录“«风俗通义»,宋
刻本,存卷４—１０”[２２],１９４８年善本目录则著录为:
“«风俗通义»,存七卷,元刻本,一册,汉应劭撰.此

元大德间无锡重刻宋嘉定丁黼本,与«白虎通»同刊,
前人谓即嘉定本,盖误.此书元以前刻本均佚,此本

元刻元印,纸背又係元季地亩册子,可宝也[２０](１４).”
很明显,１９４８年善本书目与数字资源库著录的是同

一部书.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

录»亦将该书著录为“元大德间(１２９７—１３０７)无锡重

刻宋嘉定丁黼本”[２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铁琴铜剑

楼旧藏本«风俗通义»卷首有“大德十四年李果序”,
“大德十二年谢居仁序”及“大德新刊校正«风俗通

义»序”(即应劭序),其卷尾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

跋”,旧藏家及公私书目均将其著录为元大德间重刻

宋本.经笔者目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字体、版
式、行款与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完全相同.而纸张又是

古籍版本鉴定的另一重要依据,古人敬惜字纸,有时

公文纸、地亩册也用来印书,当时的鉴定者据纸背地

亩册的时代断定«风俗通义»是元印本,证据确凿.因

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是元大德间重刻宋本,为元

刻元印.“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的著

录不太准确,或可参考１９４８年善本书目做出调整.
综上,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

古籍目录,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

馆的古籍收藏情况,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

值,可以为今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提

供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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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kingUniversityLibraryhadcompiledatotalofsevencataloguesofChineseancientbooks
collection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RepublicofChina．Distinguishedbythenatureoftheircontent,
theDaxuetangShumu (CatalogueoftheImperialUniversity),DaxuetangTushuguanTushuCaomu
(DraftListoftheBooksoftheImperialUniversity Library)andGuoliBeijing DaxueTushubu
CangshuCaomu (DraftListofBooksHeldbytheLibraryoftheNationalUniversityofPeking)could
beclassifiedascomprehensivecatalogues,theGuoliBeijingDaxueTushuguanFangzhiMu (Listofthe
LocalChroniclesoftheLibraryoftheNationalUniversityofPeking)couldbeclassifiedasaspecialised
catalogue,theGuoliBeijingDaxueTushuguanGuizhongshuMu (ListofValuableBooksoftheLibrary
oftheNationalUniversityofPeking),GuoliBeijingDaxueTushuguanShanbenShumu(Catalogueof
theFineEditionsoftheLibraryoftheNationalUniversityofPeking),andBeijingDaxueTushuguan
ShanbenShulu(CatalogueoftheFineEditionsoftheLibraryoftheNationalUniversityofPeking)
couldbeclassifiedascatalogueofrarebooks．Thesecollectionsarecrucialinunderstandingthehistoryof
theancienttextcatalogues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andwillbewithhighlyvaluableforresearchof
currenttextualbibliographyworkofancienttexts．

Keywords:PekingUniversityLibrary;CataloguesofChineseAncientBooksCollection;Catalogingof
ChineseAncientBooks;AcademicValue

７０１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目录探论/张彧
AnOverviewoftheCataloguesofChineseAncientBooksCollection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RepublicofChinaCompiledbyPekingUniversityLibrary/ZhangYu　　　　　　


